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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浪漫解读花山“天书之谜”
■彭 洋

我的长篇小说《花山漂流记》终于面世了。它

由接力出版社出版，与创作中的第二部《歌海漂流

记》和第三部《漓江漂流记》将组成“神奇八桂漂流

三部曲”，并已一起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这是一部融童话、神话与科幻于一体的长篇

小说，展示了明江、左江一带不乏迷幻色彩的旖旎

山水风光和绚烂的民族历史文化。小说内容包含

漂流历险、悬崖古国、神秘奇遇等，情节曲折离奇，

笔调优美抒情，充满了浪漫情怀。

由于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洪水，一个诺亚方舟

似的竹排，把一个由桠桠、响亮、幺戈3个孩子和

知识老人刚爷，以及小狗、蜗牛、蜻蜓、机器人、小

狼崽、小孤猴组成的冒险团队，带上了一条历尽千

难万险但铺满鲜花的路途。他们因此有幸走进了

神奇的花山世界，并信守了对花山神的承诺：真相

皆不与人说，所有的追问，到花山神为止。

流浪往往是迫不得已的境遇，但也是人在逆

境中成长的机遇。《花山漂流记》所描写的，正是这

一点。一部童话成功的标准，是不仅能吸引孩子，

还能吸引成人。我希望《花山漂流记》既是成人的

童话，又是孩子的故事；既是戏说的历史，又是虚

拟的人生；既是现实的场景，又是浪漫的情怀；既

是快乐的艺术，又是平俗的哲理。

花山是一部天书。第一次站到花山前面时，

一种神秘、深邃、宏大的感慨完全笼罩了我，我所

受到的震撼无以言表。千百年来，“天书之谜”迷

倒世人无数，画意文说、医源巫说、文明起源说等

等，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艺术学、文字学、哲

学、文学、化学、物理学等，多种学科都试图破解

它，可谓众说纷纭。而围绕申遗和申遗成功后的

问题，在保护和利用方面，人们可谓是殚精竭虑、

费尽心思而又不总能如愿以偿。我想，文学是浪

漫的，也许我们可以用文学更有趣地回答一些问

题，做一些有趣的事。

在这部作品中，我有意绕开了所有现实的烦

恼，提出了一种更为纯粹的幻想。有时幻想比现

实离理想更近，甚至，幻想是贴着理想而存在的。

花山是一部天书。天书就是天书，是人不可能全

懂甚至不可能读懂的。可我们还是想读，要读，不

停地读。也许，当我们读懂了自己的时候，才能读

懂这部天书。可我们能读懂自己吗？因此，读这

部天书的时候，我是不可能读懂的，也是不敢说自

己已经读懂了的。

文学就是在“不懂”的现实中创造出一个“懂”

的艺术情境。文学可以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反映

现实，童话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古人似乎比我

们更懂得如何更轻松地理解现实。所以，他们创

造了神话，在童话的立场上往前再迈了一步，勇敢

地把所有的追问带到神的面前。于是，他们敢于

代替天帝说话，以极其恢宏的壮志，书写了花山这

部画在阳光之下百里山河上的长卷，给数千年后

的我们留下了一部天书。当民族学家、历史学家、

社会学家、科学家、哲学家等众多学科的专家和学

者不能回答相关问题的时候，文学艺术本身也许

离真相和本质更近。不过我对专家学者们的研究

成果永远抱着崇高的敬意和感激，如果没有他们，

我也不可能真正理性和深刻地了解和理解花山。

正是他们，给了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学术底气。

我是用一种奔跑的速度来写这部小说的，最

初只是确定这样一个题材和体裁，确定一个方向，

就动手了。我把自己完全融入小说的人物中，以

人物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推动故事因素，再由故事

因素推动情节，由情节推动语言等其他要素。我

和从事文学编辑的夫人每天都为作品构思和里面

的人物情节甚至名字等聊聊吵吵，或统一或分歧，

都为它操心和伤神。但我写得还算是比较轻松

的，而且很享受。近几年来，我基本处于这样一种

状态中——确定要写一本书，就连续不断地写上

两三个月，其间照样做其他事情，却互不干扰。我

努力保持这种状态，保证写长篇小说所需的竞技

运动般的体力，创造一种速度来冲击极限，保持最

初的感觉，这样作品才会有新鲜感。

关于这部长篇小说，我自以为有这几个阅读

点。小说以洪荒开篇，以独木龙舟和经过凤凰涅

槃之后的孩子回家结束，这是一种经典的寓意。

歌圩中与百鸟对歌的浪漫，是神来之笔。吃狼奶

长大的女孩，感动读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坚强。

总之，我努力让每一章都要有一个新奇的亮点，让

所有人物都有一个以上的感动点并让悬念贯穿始

终，这是我一直秉持的创作信念。最后，小说还留

下了不少由读者的想象填补的“空洞”。比如，几

个孩子最后匆匆而去，本应有一种道别场面来完

善所有形象的人格理想，但我选择了戛然而止，不

再交代任何人的命运。还比如，孩子家人和社会，

在孩子们失踪后的种种反应，我都有意省略掉了。

在文学艺术领域，我本身就是一个漂泊者，好

读“天书”，同时深入涉足文学、书画篆刻、文艺评

论、文化旅游、收藏、专利发明等多个领域，不知是

大道还是迷途，有时竟像一艘失控的航天器一样，

在广袤无边的兴趣和追问空间中不停地流浪，从

不深究终归何处。但一种只属于文学的乡愁情

结，始终萦绕在我心头。也许小说才是我最后的

锚地，因为小说综合、包容、海纳百川。我大学毕

业后就去看花山，那时我很年轻，花山由深山密

林养在闺中，也很年轻。我觉得它是倒着长的，

从数千年开始，从古老长到青春。我第一次看到

花山时，花山已步入最有魅力的芳龄。它被我们

惊醒了，我们也被它惊醒了。我总忘不了与花山

那种沁入骨髓的邂逅，忘不了花山人神秘的眼

神。后来，我又去了无数次，希望自己能为它做

些什么。但很遗憾，我总觉得一切都不尽如人

意。申遗成功后，花山的保护和利用仍需一个破

局，才能登上新的台阶。我最终发觉，不如拿出一

个有趣的文学读本来——这就是我创作这部长篇

小说的动机。

我认为浪漫主义的回归是当代文学的必然，

成为与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相呼应的、一股强盛

而鲜活的潮流。在创作《花山漂流记》等几部长篇

小说时，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来自时代文学深海

的浪潮声。我愿迎流而上，做浪漫主义文学的弄

潮儿。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岭南印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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